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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爸爸!好爸爸
任大星

! ! ! ! ! ! ! ! ! !"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但我立即注意到爸爸的脸上有一条伤
痕，长长的，从嘴角一直伸展到耳朵，好像被
什么东西划破了。他一进门就摸了摸我的头
顶心，显然是在向我表示友好态度。这可是他
以往从来都没有过的，生平第一次对我的爱
抚行动。“怎么样？家里都好吗？”他放下了提
包，脱去皮大衣，打量着整个房间问，“你妈妈
呢？她到哪里去了？”“睡了。”“睡了？睡在哪
里？”“阳台里。”“怎么能让你妈妈睡室内阳台
呢？阳台里没空调，太冷了，她的身体又不好。
还是让她睡到房间里来怎么样？”他说着立即
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空调，仿佛他理所当然仍
然是这个家里的主人似的。紧接着他就打开
了阳台门。
“丽君，”他从阳台门口探出身去轻轻叫

唤了一声，“你好吗？爸爸妈妈怎么样，身体都
好吗？”妈妈不出声。爸爸回过头来朝我笑了
一笑，然后就进入到阳台里去了。
我赶快脱衣上了床。我可一点也不想看

他们两个演什么鬼把戏。可是，尽管我把被头
蒙住了脸，还是能听到爸爸接连不断地在和
妈妈说话，说到后来好像在不住地呜咽着了。
“丽君，”他突然提高了嗓门哭着说，“我

错了，我不是人。我一时糊涂，上了那个女骗
子的当。她和她的几个男朋友是勾结成一伙
的，专干这类勾当。我向你保证今后一定痛改
前非……我在这里向你下跪了，你还忍心不
和我说一句话吗？哪怕痛骂我一顿也好……
你不理睬我，我就一直跪着到天亮……”
“去！”我终于听到妈妈的声音了，“起来

睡到你儿子床上去！明天到了爸爸妈妈家里
再和你理论！”爸爸很快到卫生间里洗澡去
了，洗完了澡，便悄悄睡到了我的床上。可是，
到了临近早晨我醒来的时候，发现爸爸已经
不再睡在我的身边了。从阳台里传来了妈妈
在小声说话的声音，他这才再次悄悄回来睡
到了我的床上。我当然什么都假装不知道。他
们大人玩的这套鬼把戏，使我讨厌透了！

这天傍晚我放学回家，妈妈又
在忙着烧好小菜了。她说，你爸爸已
在外公外婆面前真心诚意地认了
罪，向他们下了跪，还连连叩了几个
响头呢，看样子他真的已痛改前非
了。现在他还留在那里忙着给他们
打扫屋子，擦洗玻璃窗什么的，说好

了天黑后才回家吃晚饭。
“等他回来后你就叫他一声爸爸吧，好吗？

家里的日子总还得过下去，我不希望你和他的
关系闹得太僵。你外婆也叫我这样叮嘱你。”
“外公外婆对他说了些什么？”“他们又是骂，又
是劝。后来你爸爸把上当受骗的全过程说了一
遍，听他说的都像是实情，他们也就饶恕了
他。”“张蓓蕾怎么样了？还有那五十万元钱？”
“听你爸爸说，他们两个花费就花去了近十万，
余下的四十多万都被张蓓蕾和她同伙一下子
敲诈去了。这伙人四处流窜作案，还能到什么
地方去找？大刚，这都是因为现在的社会风气
太不好，到处都有这样的坏人，防不胜防，有什
么办法呢。”“他去报案了没有？”“你这话就显
得孩子气了。你爸爸自己也是一个卷款潜逃
犯，怎么敢去报案？这伙人看准的正是这一点。
他们是有预谋的，先用美色勾引，然后就用暴
力敲诈。像你爸爸那样年纪的男人，碰上张蓓
蕾这样的女人，十有九个会上当。”“谁说的？换
了我，我就不会上当！”我大声叫道。
这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爸爸看上去的

确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以前那种公司主
管的臭架子在他身上已经完全消失了踪影，
最大的标志是他的手脚变得非常勤快，什么
家务活都由他抢着干。妈妈下班回家，他就像
哄小孩子似的哄她，“老婆，老婆”地叫个没
完，好像又在和妈妈谈情说爱似的。
我当然又睡到了阳台上，正屋的大床又

让给了他们两个。不过，这一回妈妈特地叫爸
爸给我装上了黑黑的厚窗帘，还把电脑硬是
搬到了我那张小小的写字台上。
一转眼一年多过去，我已经读上了小学

毕业班。爸爸虽然天天都跑职业介绍所，却一
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人家让他去当超市保
安、宾馆门卫什么的，不仅他自己不愿意，妈
妈也觉得去做这样的事太没面子。因为他在
原来的公司里是被开除的，已经写进了人事
档案，这使外公也没了办法，再没有一家正正
经经的国营单位愿意录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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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在那一刻乱了方寸

苏月再次强忍住涌到眼眶边的泪水，缓缓
站起身来：“是啊，你想得很多很仔细，就是没
想想我的感受！”马克见苏月要走，着急了，说
道：“你不喜欢，我可以不租啊！”说着，去拿桌
上的电话，“我马上通知中介停止委托。”苏月
拦住了他的动作：“不必了，我们没有约束对方
的权利，也没有勉强对方的理由！”在
出门前，她用飞快的速度擦掉眼眶旁
的泪水。她担心同事们尖刻的眼光。
陪伴总部财务总监游玩周庄时，

兴致勃勃的老头，曾经问过苏月一个
问题，是关于对她的上司马克的评
价。苏月以为，这是总部对马克的一
种跟踪考察，自然热情地说了马克的
许多好话。

当时，苏月毫无意识，她的评价
分明夹杂了不少个人的情感。总部的
老先生，是阅世很深的老头，他不动
声色地倾听着，末了，他突然冒出一
句：“马克先生如此完美？”苏月点点
头：“真是很优秀。”老头笑道：“苏小
姐，我听着，不像是下属评价上司，倒
像是妻子在介绍丈夫。”这句突兀的
话，让苏月满脸涨得通红：“哪里，哪里的话。”
口齿伶俐的苏月，在那一刻乱了方寸。
好在老头并无恶意，哈哈一笑：“我们美

国人的幽默，对不起，苏小姐，我是乱说。”
在周庄的河上游过船，上岸品尝小吃时，

老头的情绪好极了，他说：“苏小姐，你是我见
过的东方女子中的这个。”他跷起了大拇指。
苏月由于刚才的失言，说话小心起来，淡

淡地道：“你过奖，我很普通啊。”
“你们兄妹都很优秀！我与你哥哥也多次

交谈，因为总部指定他做这个项目的联络人，
他熟悉中国情况，我向他多请教。他的思路非
常清晰！
苏月说：“本来，他也要回来直接参加这

个项目。真希望他回来！他一直是我的榜样！”
兄妹俩年龄差距不大，哥哥从小扮演着保护
妹妹的英雄角色。他们同一所小学。只要有人
想欺负苏月，苏阳总是奋不顾身地冲过来为
她出头。从小，苏月对哥哥就有一种依赖感，
即使在苏月成为事业上的强者之后，那样的
依赖感多少还是存在。
老头沉吟片刻，缓慢地说：“你不知道董

事会决定的原因吗？为什么把苏阳排除到上
海公司的名单之外？”
苏月摇摇头。马克没有解释过这个问题，

苏阳也从未提及。老头欲言又止，最后搪塞道：
“你能做马克的助手，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你哥
哥过来，做马克的副手的话，你未必能在财务
总监的位置上。我们有这方面的回避规定。”

苏月觉得老头的话没有说完，话
中有话，心里就存了疙瘩。她想问下
去，但是，毕竟对方是总部的代表，苏
月不能太随意，只能悻悻地忍住了。
这天夜里，想到白天为租房的事

情与马克产生的不愉快，苏月没法入
睡，越想越烦躁，干脆从床上爬起来，
打开电脑，浏览各种新闻。她发现苏
阳也在网上，就打了一行字过去：“苏
阳，想念你！”
“你疯啦，半夜一点多，还不睡！”

苏阳立刻回复。
“问你件事情。你为什么没有回

到上海，直接参与新公司的项目？”
“董事会做出决定后通知了我，

我也没多问，他们要求我作为负责此
项目的执行董事与上海方面的联络

人，给我一份可观的报酬，我非常满意，因为
可以继续把力气放在绘画上。”苏阳回答。
苏月写道：“这不公平！最早，还是你把信

息给马克的。他没有为你争取吗？”
苏阳轻描淡写：“你知道我的脾气。不喜

欢争什么。何况，现在的结果，让我有充足的
时间搞美术创作，这比作商业赚钱，对我更有
吸引力。”
话说到这里，原来的问题当然没法继续

讨论。苏阳催妹妹快睡觉，苏月只能关了电
脑，把桌上的灯也关了，默默地坐在黑暗的小
屋里，遥望窗外星空，想女孩子永远想不清楚
的心事。
今晚的夜空比较干净，月盘大而清晰，上

面的阴影在云的拂动下，起伏摇曳。由于自己
的名字中有个月字，苏月特别习惯于面对月
亮发呆。月亮明白自己复杂的心事吗？
张小三的热情空前高涨，用两个月的时

间，把北方分公司的地盘拿了下来。他的舅舅
是当地财税局副局长，确实是实力派人物，给
张小三介绍了一家处于破产边缘的国有仓储
公司。


